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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鹏

从小到大，
吃过的饼子不下几

十种，但最为钟爱的
还是家乡的葱花饼，吃

着香，不吃想。
9岁时随父母到县城，

住在新开路班家巷 36 号。
出班家巷口左拐不远有一家

打葱花饼的店铺，一出巷口远
远就能闻到扑鼻的葱花饼香气，

我首次经过便被锁住了脚步，任
凭父母如何哄骗都不挪步。在我
的坚持下，他们给我买了一个。那
周身金黄掉渣的饼子热乎乎的，我
不顾父母的劝说，迫不及待地张嘴
咬了一口，立马一股葱香味从饼心
喷薄而出，越发诱人可口，我不顾烫
嘴，狼吞虎咽吃完了我人生的第一
个葱花饼。

从此，葱花饼走进了我的生活，
每隔一段时日，我便缠着父母要钱
买葱花饼吃。但这样的时候毕竟
有限，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我便萌
生了在家自己学着做葱花饼的
想法。因此每次买饼子时，便
留心观察师傅的一举一动。

只见师傅拿出一个备好

的抹了油的条形面剂子，放在贴了铁
皮的桌子上，用掌根按压成扁长形，
再用油光锃亮的擀杖擀开。左手趁
劲拿起面，把面抻得长宽厚薄合适，
然后左右两端倒换一下贴在案板
上，在右半截均匀抹上油酥，抓把葱
花放在最右端，捏少许盐撒在葱花
上，包裹起来呈S形滚动一半，把剩
下的半截也抹上油酥，接着连抻带
裹。只听“啪”的一声，一个油亮圆溜
的饼坯便立在了案板上，等待煎
烤。技艺高超的师傅能把面擀抻得
均匀而薄透，在空中翻个时宛若飘
带，这样卷起来的饼子层次多，口感
好，葱花也能包裹严实，保证后期烘
烤时鼓囊起来不漏气，饼型饱满。

葱花饼与其他饼子比起来较为
考究。和面分剂子、剥葱备葱花、和
油酥、打饼坯、上炉煎烤等需要很多
道工序，打饼坯是其中最为精彩的
部分。师傅深耕多年，早已了然于
胸，按、擀、抻、翻、摸、抓、捏、撒、裹、
滚、收等一套动作娴熟自如，油酥、
葱花、盐拿捏得恰到好处，不到 40
秒便能打出一个饼坯子。这般千锤
百炼的功夫岂是我一个小白短时间
能学得会的。看师傅打饼，快慢有
序，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也是吃饼
子之外的另一种享受。

生意好的店铺，煎烤
饼子由另一位师傅操作。炉
子上放着铁制平底的两耳鏊子，
中间放个盛着猪油的盆，猪油的作
用是让饼子起酥掉渣。鏊子上刷少
量猪油，把饼坯按压成扁圆形放在
盆边一圈先煎。鏊子底下是晋南打
饼子常用的老式圆形泥炉，顶端凹
进去一拃深，煎好的饼子倒换下来
立靠炉壁一圈，底部中间炉口火苗
窜动，面、油、葱花、盐等在高温炉火
的加持下，不断融合升华，徐徐往外
弥漫着香气，沁进人的身体，催出人
的口水。几分钟之后，一个个富有
味道、智慧和灵魂的饼子活蹦乱跳
着新鲜出炉，色泽金黄，外酥里嫩，
香气四溢，很快被抢买一空。

从前在上学时，总要和相跟的
同学在河东广场对面的那个铁皮房
葱花饼铺每人吃上一个葱花饼，方
觉得舒服，那感觉就像是见过了心
上人一般，解了相思之苦。工作后，
有外县的同学朋友来闻喜，我都会
带他们品尝闻喜葱花饼，当他们夸
赞好吃时，才觉得尽了地主之谊。

多少年走来，小小葱花饼，带着
世间烟火气，饱暖了无数人的胃，抚
慰了无数人的心。人间至味何处
寻，葱饼香处是吾乡！

闻喜葱饼香闻喜葱饼香

□张玉霞

骤雨初歇，一番清凉洗翠峦。我
们乘坐的大巴就在一片湿润中缓缓
驶入垣曲县城。

放眼四周，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静谧的小城正睡在曲线柔和的碧玉
盘里。高楼大厦错落其中，旖旎银带
蜿蜒飘过，俨然一个放大了的精致盆
景。看惯了一马平川，我就像刘姥姥
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八月的一个夜晚，我入住人头
攒动的万盛大酒店。不远处，亳清河
正灯火阑珊。当时的“垣曲人家”，现
在的“黄河原创文学”主编姚普俊老
师热情地招待了我，并带我游览了
亳清河段的滨河公园。

初上河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
觉立刻涌上心头，不免恍惚于时空
重叠。这岂不是永济滨河湾的再现
吗？蜿蜒的河道，弯月样的拱桥，拾
级而上的石阶，鹤翅展翔的亭角，影
影绰绰的锻炼达人，流光溢彩的街
灯，勾勒出海市蜃楼般的梦幻之景。

然而，细细端详，又是另一番模
样。永济滨河是平镜似的铺展，岸边
砌着齐齐整整的白石栏，栏边系着隔
离的铁链，游人沿着圆弧形的河滨循
规蹈矩地漫步，雷池半步不越。而这
里的河却颇为接地气，三三两两的孩
子下了河床，勾背搭肩，高挽着裤脚，
夸张地左摇右晃，鸭子般移步于粗棱
钝角、随意搁着的石头上。

河道上每隔几十米就会出现一
座深蓝色橡皮大坝，瀑布从坝上倾泻
而下，像理得平滑却颇有层次感的顺
发，这顺发被柔风轻轻拂起，被光色
染成五彩的细丝纤缕。哗哗啦啦，又
把发梢裁剪成细碎的一波波浪花。

坝顶流水湍急，一股股前赴后

继，凸起处却被无情抵挡，以至于弹
跳成一道玲珑剔透的喷泉，恰似珠
帘点点，又如微雨绵绵。

河是少不了草的。河外的草坪剪
得很齐整，坪上垂柳依依，月季当红。
而河内的草却带着些许野性。擎扬着
的，横斜着的，匍匐着的，从石头缝里
袅娜而出，一丛丛，一簇簇，笼着轻
雾，罩着湿烟。随手捋过便是一把，放
开立刻就颤悠悠恢复原样，叫不上名
字，或许它们就这样自生自灭，在时
光的隧道已绵延了数千年。

亳清河是古老的，时间可以追
溯到商汤。姚老师讲，正是在这亳清
河畔，他打造了商朝第一故都——
亳城（现存有元代古碑上书：殷商烈
祖成汤圣王居亳故都为证），然后挥
师天下，灭夏建商。

“亳”是个生僻字，不仔细辨别，
经常会被人误读为“毫米”的毫，作
为地名自是寥寥无几。而现在赫然
有名者仅有中国第一药都——安徽
亳州市，也就是三国时那位“挟天子
以令诸侯”的旷世枭雄曹操的故里。
更有意思的是，亳州市最为出名的
古迹竟然是汤王陵。这个汤王，也正
是商汤。百度百科记载商汤灭夏，建
立商朝，都于亳190年，在亳境内建
嵇方国。我年轻的时候在汤王陵附
近教书，是这座黄楝古树掩映下的
高大墓冢经常的访客，尤其喜欢景
区“汤王桑林祈雨”的壁画。安徽亳
州与河南商丘接壤，听听商丘这个
名字，想想史学界认为的商人起于
以商丘为中心的黄淮地区，汤王葬
在亳州，是极有可能的。

古人素有逐水而居的习惯，商
都后有七迁的记载，那么汤王的故
事，该是源于亳清河段而后终于亳
州城池了。

亳清河的亳草长又长。那一年，
亳城的子民起了兵；那一年，灭了
夏；那一年，成了商。你看它的字形，
无论如何都是一蓬丛生的茂密。当
然也有伊尹创造“亳”字的说法，伊
尹曾辅佐商汤灭夏桀，后又辅佐了
商朝的三代国君，据说这个字上面
为夯土而建的古代城堡，下面就是
上述提到的远古谷物了。

商汤带着“天命玄鸟，降而生
商”的历史使命，带着将士兵卒们的
别离情殇，断梗浮萍般飘向远方。汤
王后来就在亳草青河水凛的始都梦
里念念眠去，他的身后于是又多了
一个叫亳的地方。

古人杨守敬阐述道：“（清水）出
垣曲县西北，横岭山下……今垣曲
县西北七十里，有折腰山，相传谷中
旧有铜矿，一水出焉，即倚亳川水
也，其水在亳清河西（应为东）。”也
就是说，所谓亳清河，就是清水和倚
亳川水合流到一起，合并之后的称
谓。取清水一个清字，取倚亳川水一
个亳字，合起来取名亳清河。

亳草倚川，清水漫漫，那是怎样
一种“青青复清清”的纤尘不染。七
月骄阳草欲燃，肩扛手拽履蹒跚。男
儿汗水妻儿泪，点点滴滴化作盐。

汤王走了，河东的潞盐车队又
穿山越岭，带着夸父追日的苦痛从
亳清河古道缓缓驶过。道边驿旗临
风，走马卒夫，引车卖浆者，不计其
数。遥远的黄河渡口，孤舟横斜，天
边正残阳如血。车辙碾痕经不起一
场空山新雨，鼓角告急也早已失音
于古城的断垣残壁。昔日的亳清古
道已被水泥封印在陈年旧事中。

今天的亳清河，虽无圆荷泄露，
却也曲港跳鱼，蛙声鼓瑟，别是一番
好景致。

亳 清 河 上 话 亳 清亳 清 河 上 话 亳 清
□尚建明

近几年曾多次走进新绛隋代花园游赏，总
是感觉带走的情思里少了些什么。在一个细
雨霏霏的午后，我再一次遵从了内心的召唤，
走进了新绛隋代花园。

沿怪柏翠柳掩映下的甬道缓缓而行，心中
盛满了万般期待。甬道上铺满了密密麻麻的
鹅卵石，经雨点的浸润发着亮光，甬道尽头再
拾级而上至一堂庑，“梁公祠”也。梁轨为隋时
当地县令，在其任期的大旱之年，他考察地形，
发现县城西二十里外的鼓堆泉无序乱流，遂率
民众引余波进牙城，沿路开凿十二条水渠，解
决了百姓吃水和田地灌溉问题，部分水流至绛
州大堂后，形成一水池，历任州官在此建造亭
台楼阁，便成了绛守居园池的雏形。当时民间
百姓不解其由，怨声载道，误以为梁轨加重徭
役赋税，视其为贪官。直至梁轨离任，不堪忍
受百姓奚落的他在一个夜晚悄然离去。随着
时间推移，“梁轨渠”的作用渐显，百姓收益突
显，才知误会了梁轨，于是后人在泉水源头渠
尾建造“梁公祠”祭祀梁轨。“有功于民则祀
之”，梁轨虽官为县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后
人至今仍然祭拜。绛守居园池是令人敬仰
的。合了伞进入祠堂，仰望这位千百年前的先
贤，我竟无言以对，滴答滴答的檐雨似在时间
里不疾不徐地诉说着什么。

绛守居园池在我心中是奇特的。每次来
这里，我都要在东园那道照壁前驻足片刻。挺
拔的嘉禾楼前，怪石嶙峋的假山后，那一道精
美古朴的镂空照壁驱使我去探寻。中间的六
角形门洞上，嵌有四个大字，是篆体还是隶
体？很是令人费解，我只能勉强知晓其中的

“槑”是“梅”字。这几个字是唐代散文家樊宗
师所书。樊宗师是古文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他
力主诡奇险奥，刻意求奇，喜用生僻字，流于艰
涩怪僻，时称“涩体”。樊宗师的一篇《绛守居
园池记》，使该园成了中国北方的名园。虽然
曾经风雨飘摇，这一道墙壁依然屹立不倒，依
然文字清晰，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以其特立
独行的方式让游览园中的人去品味与欣赏。

绛守居园池是雅致的。甬道西有半亩方
塘，此时的塘中荷叶田田，碧水荡漾，鱼跃其
中。池南但见一亭，高约十米，歇山顶，三面皆
窗，亭外石栏环绕，亭中摆有石桌石凳，此“洄
莲亭”也，历代文人墨客驻足于此，诗兴逸飞，
留下美篇。在绛守居园池的千载人文历史中，
最有名的“居园池雅会”堪比东晋时期王羲之
组织的那场“兰亭雅集”。这次诗会由北宋时
期的欧阳修、富弼、梅尧臣、范仲淹等文人组
织，留下众多诗篇。居园池因历代文人的雅集
诗篇，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加熠熠生辉，徜徉在
这里，每一处角落都散发着文化气息。

园中有春秋夏冬四景，四时之景不同，情
趣亦不同。洄莲亭四周又有四园，分别为牡丹
园、水榭、竹园和芍药园。园中古树参天，园中
有园，曲径相连。

和风细雨中的花园里，我独自一人撑伞而
行。清幽的水榭边，我默念着那一首首诗篇，
情不自禁。隋代花园，这座在历代文人诗文浸
润下的花园，是一座集秀丽风景与深厚文化底
蕴的花园。在这雨丝飘飘的午后，我游历其
中，独享这一份清欢，不留遗憾。

雨中隋园行


